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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身边边最最热热的的人人

他他是是顾顾客客眼眼中中的的修修车车““一一把把手手””
炎炎烈日下，失去右手的马文杰挥汗为顾客服务

早上4点就起床

干完农活再出摊

送走几个顾客后，就到了中午吃
饭的时间，马文杰从附近的快餐店里
花4块钱买了一份简单的菜和两个馒
头。吃过午饭后，马文杰就在人行道旁
的树上拴上了吊床——— 一个简易的用
绳子编成的网状型的床，准备休息一
会。他告诉记者，中午只有在没有顾客
时才能休息一会儿，有的顾客为了不
耽误下午上班，会趁中午下班时间过
来修车，“中午这会儿就这样躺着都会
出汗，天太热。”

马文杰告诉记者，干这活最苦的
就是冬天和夏天。因为他的修车摊位
在兴隆街与富民路的交叉点，正处于
风口，冬天刮风时必然会很冷。但是
无论下雪还是下雨，马文杰都会过
来。“我春节后初六就上班了，大年三
十我还在这呆了一上午。”据他介绍，
当麦收或秋收比较忙时，他才会暂停
一天。而他一般都是晚上7点多收摊，8
点左右才回到家，一天平均能挣四五
十元钱。

据马文杰介绍，因为东马村距离
县城有9公里左右的距离，骑三轮摩
托车的话，需要半小时才能到达。要7
点钟到达摊位，他每天早晨6点就得
起床。“不过这几天早上我都是4点就
起床了，因为我家还种着地，得去地
里干活。”

马文杰的家里有6口人，种了近
10亩地，而地里的活几乎要靠他一个
人来完成。因为一整天都要在县城修
车，他只能抽出零碎时间去干地里的
活。“我现在每天天一亮就去施肥，这
个活已经连着干了好几天了。”据他
介绍，自己施肥用的是简易的带轱辘
的耧，需要用手扶着使劲往前推，这
对于只有一只手的马文杰来说，并不
是什么简单的活。

当记者问他觉不觉得辛苦时，马
文杰是这么回答的：“脑子中就没有
辛苦的概念吧，因为心态好，乐观，而
且干这个活不仅能解决自身温饱问
题，还能接触很多人，服务更多人，所
以我对现在的状态很满意。”据他介
绍，自从自己的思想转变后，现在遇
事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着急了，而是很
平静。“现在基本上都不会发脾气了，
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急躁了，主要是心
态稳定后，就没什么难题了。”

闲暇时，马文杰还会跟过来的老
人一块下下象棋，而这些老人会和他
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及开导他的话，这
也让马文杰感觉心情很舒畅。

在采访中，马文杰积极乐观的心
态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希望未
来我的家庭能更和谐，朋友更多一
点，生意更好一些。”采访的最后，马
文杰笑着说道。

37℃高温下修车

衣服被汗水浸透

从2013年8月份开始，马文杰就一直在
县城兴隆街北头的摊位上修车，如今已经
有近两年的时间。早上7点钟，马文杰已经
准时到达了修车摊点，开始一天的工作。一
个工具箱，一辆摩托三轮车，一个盛工具的

“百宝箱”，这些是他的全部“家当”，
37℃高温的天气里，人即使不干活，

坐着都往外冒汗。上午9点，记者见到马文
杰时，他正在给一位老人修理自行车。“自
行车的外车胎坏了，需要重新换一个。”马
文杰检查后说。他低着头，熟练地拆卸着
后车轮上的零件。记者这才发现，虽然自
己经常骑自行车，却不怎么了解自行车的
构造，原来后车轮上还有这么多复杂的零
配件。

在马文杰和记者说话的过程中，他用
右胳膊扶着车轮，左手拿着改锥等工具，
不一会儿就将后车轮零件给换好了。接下
来就是将车轮及卸下的零件重新安装上。
马文杰拿着工具在后车轮的螺丝上，顺时
针拧着套筒固定住螺丝。因为当天气温较
高，汗水从他的脸上不停地流下来，但因
为手一直被占着，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擦。
后背上的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湿，皮肤被
晒得黝黑通红。

在安装好车轮后，马文杰重新检查了
一番，却发现有个地方给安错了。他二话
没说，立即把已经安装好的零件重新卸下
来，又重新安装了一遍。“一定要让车的每
个部件达到最佳状态，不能有一点疏忽。”
马文杰笑着说。记者看到，在换好后轮全
部零件后，他只收了老人家30元钱，据他
介绍，这30元仅仅是一个轮胎的钱，补内
胎没要钱。而在其他修车摊位，要换一个
外胎仅仅30元是不够的。“上次我的电动
车就是在他这儿修的，他技术好，收费低，
不让我们多花一分钱。”老人笑着说道。

因为天儿热，出汗多，马文杰每给一
位顾客修完车子，就需要洗掉脸上的汗水
和手上的油污。

遭受电击失去右手

曾干过保安和送水工

马文杰，这个32岁的年轻人，在采访
中留给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脸上一直
带着微笑。“人要不就好好地活，要不就好
好地死，不好不坏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
有。”正是这句话，陪伴马文杰度过了人生
最艰难的时光。

2010年4月20日下午，27岁的马文杰
在贾庄镇的一个工地上干活时，不小心被
10千伏的高压线击中，从3米多高的架子
上摔了下来，一下子失去了知觉，昏迷了
三天三夜。

因为被电流击中后出现了严重的脑
积水，马文杰55天后才恢复了知觉。“近两
个月的时间里，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
恢复知觉后才发现梦醒了。”此时马文杰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自己的右手

已经被截肢。因为整个右胳膊被电流击
穿，马文杰身上多处肌肉爆破，一片血肉
模糊。医生告诉马文杰的家人，需要立即
进行截肢，否则就可能会感染骨髓炎。就
这样，马文杰的右臂从胳膊肘8公分以下
的部位都被截肢，包括他的整个右手。

“当时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我宁愿用
我的双脚去换我的手。”马文杰笑着说。因
为一时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他沉寂了一
年多的时间。马文杰家里有6口人，爷爷今
年83岁了，父亲因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
需要人照顾，母亲患有白内障，常年药不
离口。自己因为事故失去了右手后，用马
文杰的话说，“家里只有妻子和女儿是‘正
常人’”。“当时就觉得老天很不公平，我家
里的情况本来就不好，现在我还只剩下一
只手了，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在这期间，亲人和朋友也都劝他要看
开，妻子对他更是不离不弃，贴心照顾。“只
要有这口气在，咱就要好好地活着，不要求
别的，能吃饱就行，活着咱就必须努力。”妻
子鼓励他说，而她在马文杰面前一直都表
现得非常积极乐观。马文杰没事的时候也
常骑着自行车去县城里转悠。在亲人朋友
的开导下，马文杰渐渐地也看开了。

走出悲伤后的马文杰开始转变思想，
努力工作，曾先后干过保安和送水工。虽
然只有一只手，马文杰干起活来和常人并
无差别。“一天平均能送120桶水，我觉得
自己还年轻，能干得了。”因为只有一只手
的原因，马文杰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曾
遭受过别人的质疑，认为他“一只手干不
了整个人的活”。

后来的马文杰还卖过烤地瓜，卖过水
果，但都不怎么理想。直到后来，他遇见了
自己卖电动车和相关配件的同学，并从同
学那“提货”，要来了电动车和自行车的配
件，从此干起了维修电动车和自行车的活
儿。从2013年8月开始，无论刮风下雨，夏
天还是冬天，用马文杰的话说，“只要天上
不是下刀子”，都能在兴隆街上看到他的
身影，而这一干已是两年。

技术好收费低

顾客称他“一把手”

记者看到，在给顾客修车时，顾客向
马文杰说明车子的情况，他检查后就能知
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修。记者
问他是不是之前学过维修，他说没有，只
是看见别人修过。“因为干得时间长了，经
验也多了起来，电动车的大体构造都一
致。”据马文杰介绍，刚开始那会儿，自己
在维修过程中也有碰见过难题的时候，就
会主动去问别人应该怎么做。附近的居民
也常来他摊位上坐坐，一来二去的，慢慢
也都熟了。“有时他们看我一只手上螺丝
挺费劲，就会主动过来帮忙。”

一名老人推着电动三轮车过来维修，
马文杰看了看情况后，将三轮车放倒，先
是用螺丝刀将一个个小螺丝拧下，再用铁
丝将出现问题的地方固定好，问题解决
了。当老人要给维修费用时，马文杰执意
不要，说就是一个动动手的活儿。但老人
体谅他的辛苦，还是将钱塞给了他。

“我这里比任何一个摊位的配件价位
都要低。”马文杰说，“我就是想多为人服
务，并不以赚钱为目的。”因为维修技术好，
且收费低，过来的顾客都亲切地称他为“一
把手”、“热心肠”，这也为他积累了不少回
头客。“我一老乡说，实验二小那有一个‘一
把手’修得很好，要的价钱也不贵。”一名过
来维修电动车的市民笑着说。就因为这样，
很多来过的顾客都会给马文杰介绍客人过
来，而他平均每天能接待十几名顾客。

记者看到，马文杰虽然没有右手，但
他在工作的时候，右胳膊也能使上劲。“除
了落在左臂上的蚊子没法拍外，我的正常
生活并不受影响”。马文杰调侃着说道。在
维修时，马文杰总是用右臂扶住需要修理
的地方，用左手拿着工具，看起来跟常人
没什么两样。

“我挺佩服他的，我两只手不会干的
活，他用一只手就能干好。”经常给马文杰
帮忙的一名朋友笑着说。

商河县贾庄镇胡集乡东马
村的马文杰今年32岁，5年前的
一次电击事故使他不幸失去了
一只右手，一时接受不了现实的
他在沉寂一年后，干起了维修电
动车的生意。如今，在兴隆街北
头的人行道上，总能看到马文杰
修车子的身影，一年365天，他风
雨无阻。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称
赞他为“一把手”、“热心肠”。在
炎炎烈日下，他顶着酷暑，一边
擦汗，一边修车，为来来往往的
行人服务着。

马文杰冒着酷暑在为顾客
修车。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马芳

早上7点钟，马文杰已经准时到达了修车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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